高中現代詩文教學資源手冊(全)
十八、滅燭，憐光滿　4

十八、滅燭，憐光滿（配合第五冊第四課）
蔣　勳
壹　感性開講
■本課的開講從一首歌、一些古典詩詞談起，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。
　　每顆心上某一個地方，總有個記憶揮不散。　每個深夜某一個地方，總有著最深的思量。　世間萬千的變化，愛把有情的人分兩端。　心若知道靈犀的方向，哪怕不能夠朝夕相伴。　城裡的月光把夢照亮，請溫暖他心房。　看透人間聚散，能不能多點快樂片段。　城裡的月光把夢照亮，請守候它身旁。若有一天能重逢，讓幸福撒滿整個夜晚。

（城裡的月光　曲／詞：陳佳明）
　　第一次聽到這首情歌，內心溫溫潤潤的，是因為歌聲慵慵柔柔的，也是因為歌詞裡那一片把夢照亮、看透人間聚散的有情月光。

　　在古典詩詞裡，月亮常與思鄉、懷人之情有關。南朝宋人謝莊的「隔千里兮共明月」、李白的「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」、張九齡的「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時。情人怨遙夜，竟夕起相思」、白居易的「共看明月應垂淚，一夜鄉心五處同」、蘇軾的「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」……這些詩詞裡，月亮的圓缺不僅是聚散的象徵，更是傳情的媒介──月亮好像一個折光鏡，將感情折射給相互思念的彼此雙方。詩人們望著天上明月，想起故鄉，想起親人或情人，彷彿可以乘著月光的翅膀，飛到日夜思念的家鄉或親人、情人的身旁，藉此療慰咫尺天涯、鄉關阻隔的悲傷。其實，月亮只是月亮，月亮之所以帶有象徵性的情感，是詩人的詩心使然。詩人對於月亮，特有一種審美的觀照，讓它和人的情感產生聯繫，而成為可供審美的對象。

　　蔣勳的滅燭，憐光滿，文中也有滿滿的月光，但與思鄉懷人無關，純是作者對於「月光滿」的獨特審美體驗，月光，如何觸動作者耽美的心神？值得細細體會。
貳　教學情境設計
■本課情境教學可以隨機進行，先讓學生了解蔣勳及其在文學、美學、藝術上的成就，或者讓學生美聲朗讀，再導入本文的品賞。
1.讓學生分組蒐集蔣勳美學的作品，預作書評的資料，輪流上臺報告。

2.可以播放德布西的月光曲做背景音樂，並請學生以美聲朗讀一段課文。
參　創作意圖點撥
■引導學生探討作家創作的意圖及理念，讓學生明白作者的文學觀及文章內含的情義理。
　　蔣勳認為一般人認定的「美學」（Aesthetic），真正的意思是「感覺學」，感覺學裡，所有的感覺都是美的。作者童年讀到張九齡的「滅燭憐光滿」顯然是有感覺的，所以他對於月光如何「滿」，詩人為何要「憐光滿」，才有深深的疑惑，才想要在日後的人生經驗裡去尋求解答。他說：「最好的詩句，也許不是當下的理解，而是要在漫長的一生中去印證。『憐光滿』三個字，在長達三、四十年間，伴隨我走去了天涯海角。」因此，這篇文章可以算是作者證成張九齡「滅燭憐光滿」這句詩的美學體驗歷程。
肆　主題意識說明
■主題意識教學要讓學生理解文章主旨，期能心領神會，以提升文學閱讀的思想層次。
　　蔣勳說：「散文常常是一種心情，燈下獨白，不做任何掩飾，有點直見性命的況味。」民國九十九年夏天，他在花蓮書寫破解˙莫內，累了，到七星潭海邊看夕陽的餘暉，看砂卡礑溪谷上穿透樹葉縫隙的陽光，看飄浮於山頭的雲光，看水面上的粼粼波光，看雨後天空的虹光，看盛放的野薑花一瓣一瓣打開溫潤如玉之花光，一切都在逝去，但一切也都如此美麗。當下，蔣勳得以體會莫內如何捕捉自然之光，自己也沉浸在天光的美妙之中，而有了此文創作的靈感。作者巧妙地融合張九齡「滅燭憐光滿」與莫內的「日出‧印象」，寫出個人對於「光」獨特的、唯美的感懷，以及工業文明光照下自然光死滅的淡淡憂傷。這篇文章作者以其人生行腳，證成一首詩的經驗告訴我們：人生的歷程，可以是證成詩意的歷程，也可以是尋美、審美的歷程。
伍　行文脈絡分析
■脈絡分析必須結合章法教學，讓學生明白文本布局的方式，體會文章的形式之美，進而學會將布局技巧運用在創作上。
　　全文以「滅燭憐光滿」這句詩的證成為主軸，輔以個人長達三、四十年的人生行腳所見所感而成。文章以「不知道為什麼一直記得張九齡望月懷遠這首詩裡的一個句子──滅燭憐光滿。」開篇，隨即展開對張九齡這首詩的詮釋，以及鋪陳對「滅燭憐光滿」的真實體驗。就其內容可分四個層次：
　　第一層次：以望月懷遠的詮釋為引子，旨在揣想張九齡看到明月自海上生起，飽滿的月光，讓詩人「忽然像是看到了自己的一生，從生成到幻滅，從滿樹繁花，如錦如繡，到剎那間一片空寂，靜止如死」作者從「圓滿的月光」帶出生命的生成與幻滅，帶出繁華瞬間、空寂與死亡的想像。

　　第二層次：以「『光』如何『滿』？詩人為什麼要『憐』『光滿』」一句承轉，鋪敘個人以漫長一生去印證的經驗。這詩句證成的經歷有三次：

　　第一次是從雅典航向克里特島的夜晚，詩人見到「濤聲洶湧，一大片月光如水，傾洩而來」認為「光」最美的形容詠嘆竟然是「滿」這個字。而「張九齡用『憐』，或許是因為心事震動，忽然看到了生命的真相，看到了光，也看到了自己吧！」
　　第二次是在日本京都嵐山腳下桂川中元節放水燈的儀式──「把人間一切圓滿的記憶分享於死去的眾生。在水流中放水燈，召喚漂泊的魂魄，與人間共度圓滿。」
　　第三次是在花蓮石梯坪──「當一輪渾圓明亮的滿月悄悄從海面升起，無聲無息，一抬頭看到的人都『啊──』的一聲，沒有說什麼，……初升的月光，在海面上像一條路，平坦筆直寬闊，使你相信可以踩踏上去一路走向那圓滿。」同樣印證詩句，但這三次的境界顯然不同，一樣的月光，則因「照見自己」、「普渡眾生」、「指引圓滿」而深化了「憐光滿」字的內涵。

　　第三層次：以「光的圓滿還可以這樣找回來嗎？」再作轉折，省思二十一世紀工業化後，人工照明過度「居住在城市裡，其實沒有太多機會感覺到月光」，且讓「現代虛假醜陋的誇張照明殺死自然光。殺死月光的圓滿幽微、殺死黎明破曉之光的絢麗蓬勃浩大，殺死黃昏夕暮之光的燦爛壯麗。」因此作者希望人們「減低光度」拯救生態，也拯救在躁鬱邊緣越來越不快樂的自己。

　　第四層次：則以莫內一生堅持在自然光下畫畫，尋找光的瞬間變化，直接寫生「光」，因而誕生「以追逐光為職志的偉大畫派」。月光成就了詩人，日光成就了畫家，原來「藝術」都因美的光照而生。
陸　創作特色分析
■創作特色分析旨在訓練學生深度鑑賞文學作品的能力。
(一)意境分析：意境分析能力的養成有助於學生語感的提升，這是培養文學鑑賞與創作能力的重要訓練。

　　張曉風說蔣勳基本上是一個善述者「──善於把低眉垂睫的美喚醒，讓我們看見精燦灼人的明眸；善於把沉啞瘖滅的美喚醒，讓我們聽到恍如鶯啼翠柳的華麗歌聲。」本文以「光」為背景，以「光之美」朗照全篇，有明有暗，構成意境之美的質素有三：

1.知性與感性兼具：本文的感性來自於作者細膩敏銳的文學心靈；知性則來自於美學專業的涵養。作者詮釋張九齡的詩、印象派的誕生是其知性的發揮。至於「憐光滿」的證成，抒發個人親身的體驗，則是他感性的表達。知性感性兼具的內容有種俊逸、超俗之美。

2.詩境與心境相生：本文以張九齡的詩歌詮釋開篇，引領作者鋪陳其人生行腳證成「滅燭憐光滿」的心路歷程。從光的閃爍變滅，意會人生之生成與幻滅；從克里特島的夜航，印證兒時讀張九齡的詩是一種「美的庫存」；從工業文明興起之後，過度的照明，憂心許多生命也隨著消失；從莫內印象畫派的誕生，省思自然之光與繪畫藝術的關連。作者藉由這「證詩」的歷程，拓開心境，使全篇文章深雋動人。
3.情趣與理趣並陳：作者透過證詩與人生見聞，書寫「光滿」之美，並從中延伸出人生的思索。例如：「張九齡用『憐』，或許是因為心事震動，忽然看到了生命的真相，看到了光，也看到了自己吧！」例如：「童年記憶裡點點螢火忽明忽滅的美，其實是生命繁衍的華麗莊嚴」又例如：「減低光度，拯救的其實不只是螢火蟲，不只是生態環境，更是那個在躁鬱邊緣越來越不快樂的自己吧！」這些人生思索，在明月的光照底下，也自成一種情理兼具的圓滿。

(二)寫作特色：引導學生理解文本特殊的寫作技巧，進而得以學習模仿去創作美文。

1.敘事、寫景、議論融合為一：作者以其專業美學家的素養來解詩、評畫，亦以作家敏銳的思維來敘事、寫景、說理，寫作手法多變，內容深刻感人。

2.札記式的鬆散結構：蔣勳說：「散文到最後，恐怕不只是文學技巧，而是要在情懷、氣度上完成一種典範。」（萍水相逢序）因此，蔣勳從不刻意經營文章結構，如本文，先是詮釋張九齡的詩、繼而談月光的死亡、再轉入莫內的「日出‧印象」、最後以石梯坪的月光收尾。這四大段之間，乍看之下不相屬且枝蔓蕪雜，但細讀下來仍可看出其內在性的關聯──即光的有無、光的圓滿或殘缺，夾帶人生問題的思考，這種布局方式「就像一個好友平靜的向你描述他的見聞，然後在不經意間，他已穿透現象，直指問題的核心，並提煉出智慧的火光。」頗與作者個人情懷、氣度相合，自成一種典範。

3.寫景如詩如畫：本文描寫月景的技巧甚佳，既有正面描寫也有側面烘托。前者如：「燭光一滅，月光頃刻洶湧進來，像千絲萬縷的瀑布，像大海的波濤，像千山萬壑裡四散的雲嵐，澎湃而來，流洩在宇宙每一處空隙。」──用移覺摹寫及譬喻手法將「光滿」的意境大筆揮灑出來；又如「看大海壯闊，波濤洶湧而來，四周驚濤裂岸，澎轟聲如雷震。大風呼嘯，把激濺起的浪沫高揚在空中吹飛散成雲煙。」──以視覺、聽覺摹寫、譬喻寫大海的壯闊聲色，給人身歷其境的感覺；後者如「當一輪渾圓明亮的滿月悄悄從海面升起，無聲無息，一抬頭看到的人都『啊──』的一聲，沒有說什麼，……」──藉眾人的一聲「啊」，側面描寫月景震懾人心之美。
柒　收課尾聲
■以「美學思維」作收，引導學生做深度的思考。
　　嗜美甚深的蔣勳曾說：「語言可以形容出的美，常不是心靈真正的感受。讚美夕陽之美時，我們發現夕陽的色彩裡，正經驗著從明亮到黑暗的過程。……我們在夕陽如『死』的感受裡，感覺到了自己的生命；也在曙光的蓬勃『生』氣中，感覺到了自己的生命。」文學或藝術之所以美，都必然與「生命」相關聯。生命的生成與死滅，一如光之明滅，乍看之下是一種相反、衝突，其實是一段相加相成的過程，它自有一種神聖、莊嚴的美。蔣勳藉由「滅燭憐光滿」這一句詩，演繹其「憐光滿」的尋思歷程，不僅證成了詩意，也成就了個人獨特的審美體驗。讀罷全文，我們既醉心於克里特島夜航時「月光如水傾洩」之美；也耽美於石梯坪的師生們「眉眼肩頸都是月光，靜定如佛」的莊嚴。
　　由此可見，美，具有一種至高無上的信仰價值，人們甚至生死以之，一如日本名作家三島由紀夫，他說：「美的東西對我來說是宿敵」（金閣寺），所以過分耀眼的金閣寺最後遭火焚毀滅絕；「美，君臨天下，統攝部分的爭執和矛盾，解決一切的不調和。」（金閣寺）三島最後以「切腹」統攝一切生之矛盾，來實踐他的滅絕美學。如此美的信仰，要以生命來成全，既淒絕又壯烈。
捌　活動設計學習單
■本學習單的設計，主要訓練學生閱讀理解能力。
說明：閱讀下列文章，並回答問題。

　　　　知識分子的風範

　　其實過去的知識分子是有一種叫做「風範」的東西，就是他們對於人的定位，是非常清楚的。
　　雖然現在講起來簡直就像在講天寶遺事，這些老先生很多都過世了。他們經歷整個近代史這麼一個大變遷時代，鍛鍊出一種知識分子很特殊的「風範」。風範聽起來很抽象，我自己的觀察是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徵，基本上就是他們從小讀古書，不管是中國的或是日本的，受到東方文明非常優秀的訓練，使他們對於人性有一種道德上的相信。
　　我們讀古書，如莊子、老子、論語、中庸、孟子，基本上都是在談人的定位，很少是技術、知識上的東西。所以過去的知識分子在「人文」這個部分，基礎深厚。後來他們也開始讀西方經典，讀到十九世紀時一些人文主義很強的作品如戰爭與和平，接著又經歷了一個新的社會革命，譬如說五四運動，或者後來更晚一點的中日戰爭，他們在這裡面歷練很多。所以當他們到臺灣塵埃落定時，我想他們身上真的有一種成熟，是後代的知識分子無法超越的。
　　戰後穩定下來了，他們把對人的關懷轉化成對教育的理想和熱情，幾乎是當成宗教一樣的投入。我一九七六年從巴黎回來時，認識了俞大綱老師，他那時候在館前路有一間辦公室，每個禮拜三早上在那裡讀唐詩，讀李商隱、讀李賀。在座的一批人就是後來創辦漢聲雜誌社的吳美雲、黃永松，還有雲門舞集的林懷民、吳素君、鄭淑姬，雅音小集的郭小莊、我、奚淞。我們這一批人在那邊上課，也不是為了考試，也不是為了什麼，就是每個禮拜有一天去見俞老師覺得很快樂。
　　在那邊，我常常會提出跟俞老師不一樣的想法，別的人會覺得很不禮貌，可是俞老師跟我很好，我會覺得，其實他就是對人文的相信。所以在俞老師過世的葬禮上，我們這一批人特別會覺得身上有一種負擔，我們要繼承俞老師所構成的東西，就是文化，並且把它傳承下去。


（節錄自生活十講˙新價值）

1.作者提出知識分子的「風範」有何基本特徵？
答：他們從小讀古書，不管是中國的或是日本的，受到東方文明非常優秀的訓練，使他們對於人性有一種道德上的相信。

2.從文中所述，作者認為現代知識分子不及過去知識分子的「主要原因」是什麼？
答：蔣勳認為相較於現代知識分子，過去知識分子人文根底深厚、人生閱歷豐富。因為他們讀古書，如莊子、老子、論語、中庸、孟子，了解人的定位；他們也讀西方經典，人文主義很強的作品如戰爭與和平；他們又經歷了一個新的社會革命，例如：五四運動，或者後來更晚一點的中日戰爭，所以他們歷練很多，就相對成熟。
3.除了作者所說的之外，你認為如何培養現代知識分子的風範？
答：現代知識分子除了人文素養之外，還必須具有批判思考能力、淑世情懷，還要有國際觀等。

　　　　蔣勳：少年冒險精神　能改變臺灣

　　蔣勳淡水八里的畫室旁立著一座墓，埋著幾百年前「唐山過臺灣」的先民。他讀了歷史後發現，「這些人幾乎都是少年，他們出去冒險，嚮往一片新土地，甚至連兩腳都沒機會踏上這塊土地。」這就是蔣勳嚮往的「少年臺灣」精神。「不知天高地厚、不畏死活地去做一些事」，他形容這種精神是一種「美學」，暴烈、不在意毀滅，「充滿頑強與耐苦的生命力」。
　　「都市化後，這種冒險精神是不是消失了？」蔣勳說，臺灣土地小、國際地位不明，臺灣少年都該有先民「在夾縫中突圍」的勇氣。十二年前政黨輪替，臺灣經歷一次翻天覆地的轉折後，蔣勳背起行囊走遍大小鄉鎮，尋找這股深埋土中的頑強力量。他將流浪與尋找的過程寫成新書「少年臺灣」。
　　「島嶼上習慣談論政治，我聽多了，常常悄悄離開那些喧囂的聲音，背起背包，搖晃去一個安靜小鎮或村落。」蔣勳曾寄望政黨輪替改變臺灣，卻發現革命者成了當權者後，面孔統統變了樣，「真正能改變臺灣的，是一代代傳承的冒險精神。」
　　彌陀、觀音、豐山、梓官、野銀……蔣勳走過幾十個鄉鎮。「許多臺灣人熟悉巴黎、紐約，卻沒聽過這些臺灣鄉鎮。」他為每個地名寫一篇文章，寫法介於虛構與真實、小說和散文之間。如「少年彌陀」中，他寫的是早逝編舞家伍國柱少年立志學舞的故事，彌陀是伍國柱的故鄉。
　　流浪的過程中，國族、省籍等政治標籤在蔣勳心中漸漸消失。他參觀馬祖燈塔，發現守望過燈塔的兵將來自俄羅斯、英、丹麥、荷蘭；「如果我們把這些世界船隊在臺灣留下的足跡和經驗留下來，臺灣可以變成非常混血的文化。」
　　蔣勳也不再用「民族英雄」看待鄭芝龍、鄭成功父子。「教科書一直避免使用『海盜』形容他們，但沒有海盜的生命力，不會創造這麼燦爛的事業。」他認為，鄭氏父子就像臺灣，欠缺清楚的國族認同，「因為不清楚，反而充滿生命力！」
　　「好的文學不是讓人停留在文學本身，而是讀完以後把它丟開，去看那一塊土地和那裡面人的生活。」蔣勳希望「少年臺灣」的讀者闔起書，背起包包去流浪；「你，就是書中的少年！」


【聯合報／記者陳宛茜／臺北報導】

4.請為下列少年臺灣報導片段下小標題。
答：(1)【寫作背景】：蔣勳淡水八里的畫室旁立著一座墓，埋著幾百年前「唐山過臺灣」的先民。他讀了歷史後發現，「這些人幾乎都是少年，他們出去冒險，嚮往一片新土地，甚至連兩腳都沒機會踏上這塊土地。」這就是蔣勳嚮往的「少年臺灣」精神。
(2)【寫作緣起】：十二年前政黨輪替，臺灣經歷一次翻天覆地的轉折後，蔣勳背起行囊走遍大小鄉鎮，尋找這股深埋土中的頑強力量。他將流浪與尋找的過程寫成新書「少年臺灣」。

(3)【寫作特色】：他為每個地名寫一篇文章，寫法介於虛構與真實、小說和散文之間。

(4)【寫作動機】：「好的文學不是讓人停留在文學本身，而是讀完以後把它丟開，去看那一塊土地和那裡面人的生活。」蔣勳希望「少年臺灣」的讀者闔起書，背起包包去流浪；「你，就是書中的少年！」
玖　作文小教室
■詩意證成之書寫。
　　蔣勳以他的人生行旅證成「滅燭，憐光滿」這詩句，而寫下這篇膾炙人口的作品。在你讀詩的經驗裡，有沒有一句詩讓你玩味不盡，且與你的生命情境相貼合，請以這句詩為標題，寫出你個人的體悟的歷程，文長不限。
（請學生自行創作）
